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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年七月廿五日（星期六）

相逢意氣為君飲
蔡恩澤

歲月長河滔滔奔湧，人世相逢千千萬
萬，多數相遇不過擦肩過客，風過無痕，
轉頭便消散在歲月風塵裡。唯有一份意氣
同襟的相逢，無需久識鋪墊，無需客套寒
暄，初見如故，相視心儀。王維詩中一句
「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寥寥14個字，寫盡千古知己相逢的滾燙赤
誠，道透人間最純粹的情誼底色。這杯因
意氣而起的酒，盛著少年肝膽，藏著歲月
溫柔，無關名利富貴，不問來路歸途，只
敬初心，只敬知己。

年少時總篤信，世間真有江湖浩蕩，
人心有赤誠滾燙。那時的相逢從不需百般
試探、刻意逢迎，不必深究家世門第，不
必計較利害得失，只需一眼投緣，一心相
契，便足以傾盡熱忱，把酒言歡。就像盛
唐長安街頭的少年遊俠，垂柳繫馬，高樓
落座，不問彼此來自何方、去往何處，只
因胸中藏著相同的熱血與熱愛，懷著同款
坦蕩與坦蕩，便敢舉杯對飲，傾心相交。

那份意氣，是未經世事磨洗的純粹，是不
被世俗裹挾的果敢，是眼底有星光，心中
有山海，認定知己，便義無反顧。

猶記年少相逢的光景，沒有繁華宴
席鋪陳，沒有貴重禮品相贈，不過是尋常
街巷一隅，幾張木桌長凳，一壺平價薄
酒，幾碟家常小菜，便足以抵歲月漫長。
初見之時，言語不必繁多，三觀契合便句
句投機，心意相通便默然相知。我們聊年
少理想，談心中熱忱，說前路憧憬，歎人
間期許，眼底皆是澄澈坦蕩，心中滿是赤
誠滾燙。那時不懂人情世故的周旋，不懂
世俗功利的算計，只知意氣相投，便為君
舉杯；三觀相合，便傾心相伴。一杯酒入
喉，暖的是腸胃，燃的是初心，定的是情
誼。

人這一生，行路漫漫，風雨蕭蕭，
前行路上總有坎坷跌宕，總有世事滄桑。
我們終會褪去少年青澀，褪去莽撞輕狂，
在塵世奔波中輾轉浮沉，被生活磨平稜

角，被歲月沉澱心性，慢慢學會隱忍沉
默，學會藏起情緒，學會獨自扛下所有風
雨。見過虛情假意的寒暄，遇過利益往來
的客套，歷經聚散離合的無常，才愈發懂
得，相逢容易，相知難得；相伴容易，意
氣難求。世間太多相逢，流於表面，止於
寒暄，熱鬧過後只剩疏離，繁華落盡只剩
寒涼，唯有意氣相投的知己，歷經歲月淬
煉，風雨洗禮，依舊初心不改，溫暖如
初。

這杯意氣之酒，少年時飲，喝的是輕
狂熱血，是並肩追夢的豪情壯志；中年後
飲，品的是歲月沉澱，是久別重逢的安然
懂得。年少對飲，我們暢談天涯，意氣風
發，堅信前路皆坦途，未來皆可期；歲月
對坐，我們不談功名，不訴滄桑，只話家
常，只憶過往，歷經半生風雨，歸來依舊
初心未改。酒杯碰撞之間，所有奔波的疲
憊，所有生活的委屈，所有難言的苦楚，
都化作尋常閒話，消融在相視一笑裡。無

需過多慰藉，不必刻意勸慰，知己在側，
一杯熱酒，便足以消解萬般風霜，撫平半
生滄桑。

意氣二字，從來不是年少輕狂的莽
撞，不是縱酒歡歌的放縱，而是一份三觀
契合的懂得，一份肝膽相照的赤誠，一
份不離不棄的堅守。漫漫人生路，有人陪
你熱鬧喧囂，未必懂你心事浮沉；有人伴
你順境繁花，未必陪你風雨同舟。唯有意
氣相逢的人，懂你笑容背後的堅韌，知你
沉默之下的不易，懂你的壯志未酬，憐你
的半生奔波。不用刻意討好，無需勉強迎
合，久處不厭，默然心安，久別重逢，依
舊如故。

流年輾轉，時光匆匆，高樓依舊，
垂柳常青，世間聚散往復，人事更迭不
休。我們終究在各自的人生軌跡裡奔赴山
海，為生活奔忙，為歲月奔波，難得時時
相聚，難能日日相伴。但那份相逢時的意
氣，杯酒中的赤誠，早已鐫刻心底，歷經
歲月，愈發醇厚。不必日日相見，心心相
印便足矣；無需時時寒暄，歲歲安好便心
安。餘生漫漫，風雨兼程，願我們常懷少
年意氣，不負初心韶華，不負相逢知己。
縱使歷經千帆，歸來仍有少年熱忱；縱使
歲月滄桑，相聚仍能舉杯對飲。此生有
幸，相逢意氣，一杯敬過往，一杯敬知
己，一杯敬初心，一杯敬餘生，歲歲相
伴，歲歲安然，不負相逢，不負韶華。

一井清歡
李新泉

記憶中的夏日，是被蟬鳴和
熱浪裹挾的。那時候沒有空調，也
沒有電扇；那口十幾米深的水井，
寄托著村民對於清涼世界的深情期
待。

水井坐落在村外半里之遙的丘
陵腳下，井口圍著一圈青石，被足
底打磨得溫潤如玉。俯身下望，井
壁青磚斑駁，縫隙間苔蘚幽綠，深
不見底的黑暗中，藏著令人神往的
涼意。

打水人冒著炎炎烈日，來到
井邊，用一根長麻繩繫著木桶梁子
將木桶縋入井底，然後握住麻繩左
右搖擺一下，再一手一截地向上提
起，不一會兒一桶清澈的甘泉便升
了上來。此時打水人常常是急不可
待地蹲下身子，嘴巴伸入水面，
「咕咕咚咚」幾口牛飲，一種爽快
的涼意穿過喉嚨直抵臟腑，然後心
滿意足挑水回家。

歸途中，這桶水便是流動的溫
情。村口有人吆喝：「來一口！」
挑擔者放下擔子，水桶落地。路人
蹲下，就著桶沿鯨吞幾口，然後站
起來抹一抹嘴巴道：爽咧，謝了。
挑水人再往前走，早有人手持葫蘆
瓢在樹蔭下等候，見井水過來舀起
一瓢便往嘴裡灌，水珠順著嘴角濺
落，喉結上下滾動，很有梁山好漢
飲酒的風采。

夏日天熱，吃熱飯不一會便
汗流浹背，因此，人們多喜歡吃涼
面。而井水便是做涼面的必備佐
料。

做法也很簡便，把剛出鍋的
麵條或水餃，倒入冰涼的井水中浸
泡片刻，撈上來控干水，拌上炒好
的辣椒雞蛋花。筋道中透著涼爽，
吃著吃著，額上的汗漬便消失了蹤
影。

我有時候會想，那井水沒有消
毒，應該是有細菌的吧，可是從未
聽說哪個人因喝井水而被感染犯病
的。

最熱的時候，芭蕉扇也無濟於
事。

而且老年人搖扇往往力不能
支。孝順的晚輩們會將挑回的井水
倒入木盆中，讓長輩將雙腳放進
去。立刻，長輩那滿是皺紋的臉上
便洋溢出幸福而滿足的神情。

在「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
光」的收麥時節，田埂草叢中常會
看到包裹著棉衣的陶罐，陶罐裝著
井水。勞作的人們，渴了、累了，
來到田埂上坐下，抱起陶罐一通暢
飲，悶熱與疲憊感頓時消了大半。

現在的農村也都裝上了自來
水，那口老井漸漸地荒廢了。

但它在這偏僻而簡陋的村落
裡，所沉澱的人間溫情與歲月清
歡，在我記憶的長河裡，卻永遠不
會乾涸。

巷角微光，照亮平凡
唐雪

清早六點多，天色仍蒙著一層薄紗，
朦朧得看不清遠處的樓宇。我依舊選擇走步
行街旁的老巷子趕路，這個時辰的街巷格外
寂靜，耳邊只有自己清脆的腳步聲，伴著微
涼的晨風，格外清晰。剛拐進巷子，牆角一
個佝僂的身影，便猝不及防地撞入我的視
線，打破了這份沉寂。

走近細看，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奶奶。
她頭戴一頂洗得發白的布帽，藍色外套的邊
角早已磨得發毛，手上套著一副佈滿劃痕的
膠皮手套，顯然已陪伴她許久。老人就蹲在
垃圾桶旁，腰背彎得幾乎與地面平行，低著
頭，專心致志地分揀著桶裡的垃圾，彷彿週
遭的一切都與她無關。

垃圾桶飄出陣陣刺鼻的異味，我下意
識地往後退了半步，抬手摀住口鼻。見老人
沒有佩戴口罩，我趕忙從包裡掏出一隻遞過
去：「老人家，這裡味道大，您戴上口罩擋
一擋吧。」老奶奶緩緩抬起頭，臉上漾著溫
和的笑意，輕輕擺了擺手，聲音沙啞卻親
切：「沒事的姑娘，早就習慣了。」短短一
句話，像一根細針，輕輕觸動了我心底最柔
軟的地方，我停下腳步，靜靜地站在原地，
目光再也無法移開。

老人手上的手套指尖已經磨破，粗糙
黝黑的皮膚裸露在外，佈滿了皺紋和老繭，
那是歲月和勞作留下的痕跡。可她絲毫不在
意周邊的髒亂與異味，指尖翻飛間，耐心地
分揀著塑料瓶、廢紙殼，動作不快，卻每一
下都細緻認真，沒有一絲敷衍。陽光漸漸升

起，穿過樓房之間的縫隙，一縷暖陽恰好落
在老人身旁，沒有舞台的璀璨燈光，沒有路
人的駐足觀望，可這平凡的一幕，卻深深打
動了我。

平日裡出門，我總能見到許多隨意丟
棄垃圾的舉動：小區樓下，年輕人喝完飲品
便將杯子隨手扔在垃圾桶外，湯汁殘渣灑了
一地也毫不在意；也曾看見家長帶著孩子，
孩子踮著腳尖想要把垃圾投進桶內，家長卻
急忙勸阻，直言自然會有保潔人員打掃。我
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整潔的城市環境，卻很
少去想，這份整潔背後，是無數基層勞動者
日復一日的辛苦勞作，是他們用汗水，撫平
了我們一時疏忽留下的雜亂。

望著老人忙碌的模樣，我不禁想起了
我的外婆。早些年生活條件艱苦，外婆向來
節儉，去菜市場時，會撿一些別人丟棄的菜
葉喂家禽；平日裡積攢的紙箱、塑料瓶，她
都會仔細整理捆好，拿去變賣換些小錢。年
少時的我並不理解，只覺得外婆太過吝嗇，
直到親眼見到眼前的場景，才恍然大悟：這
不是吝嗇，而是經歷過生活打磨後，普通人
骨子裡的淳樸與堅韌，更是對勞動最真摯的
尊重。

我曾下意識拿出手機，想要拍下這幅
畫面，可思索過後還是悄悄放下。我不想用
鏡頭打擾這份純粹的平凡，也不願帶著憐憫
的眼光，去審視老人認真生活的模樣。沒過
多久，老人收拾完畢，慢慢直起佝僂的身
子，輕輕拍了拍衣服上沾染的灰塵，提著裝

滿廢品的袋子，緩緩消失在晨光裡。那單薄
的背影，樸實無華，卻讓人滿心敬佩。

那次偶遇之後，我再也沒有在巷子裡
見過這位老奶奶。我不知道她家住何方，也
不清楚她的生活境遇，更無從知曉她度過了
多少個這樣辛勞的清晨。但那天巷子裡的畫
面，卻像一顆種子，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
悄悄改變了我的習慣。如今丟棄垃圾時，我
都會多停留片刻，瀝干廚餘的水漬，壓扁塑
料瓶，整理好廢紙殼，從前覺得麻煩的小
事，現在做來卻格外踏實——我只想盡自己
的微薄之力，為像老奶奶一樣的勞動者，減
輕一絲負擔。

後來，我走過這條老巷子時，總會下
意識放慢腳步，留意身邊那些平凡的身影：
凌晨清掃街道的環衛工人，街邊擺攤謀生的
小販，小區裡維修設施的師傅……他們藏在
城市的各個角落，默默付出，不求回報，正
是這一個個平凡的身影，撐起了城市的安穩
與美好。

陽光依舊順著樓隙灑落，老巷子的景
物一如往昔，可我心中卻多了一份牽掛與敬
畏。那位老奶奶，就像巷角的一縷微光，不
耀眼，卻足夠溫暖。她讓我明白，我們總以
為光亮藏在繁華熱鬧的地方，實則最動人的
美好，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每一份勞動
都值得被善待，每一個認真生活的普通人，
都有著獨屬於自己的光芒。而我們，也可以
心懷善意，在生活中做一束微光，溫暖自
己，也照亮他人。

走進關麓
葉炎

無意間刷到一條推介徽州古村落關麓
的短視頻，圖文並茂，聲情俱佳。頭頂「中
國歷史文化名村」與「中國傳統村落」兩塊
國字號金字招牌，終究沒能抵擋住誘惑。春
末夏初，我走進了關麓。

從合肥出發，沿京台、德上高速一路
南下，在柏溪出口轉上S477省道，不過十來
分鐘，便到了位於祁門與黟縣交界處的關麓
村。雖山高路遠，但旅途通達，交通極為便
利。「開祁門，見黃山」——路旁這句廣告
詞頗有意趣。循著這意境去感受、去冥想，
此言不虛。車進徽州，滿目皆是黃山腳下的
秀山秀水，雲霧繚繞；古村古鎮，炊煙裊
裊，一派慢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致。

關麓得名，只因地處西武嶺下。西武
嶺地勢險峻，古有「西武雄關」之稱，居雄
關之下，自然得名關麓。另有一說：隋唐
時，一條通往安慶、上饒等地的驛道經過
村裡，別名「官路」，故諧音關麓。一名雙
關，盡顯徽文化的魅力與底蘊。

將車停在村口的「關麓農家樂」，稍
事歇息，我便迫不及待地沿著石板小路向村
裡走去。與徽州星羅棋布的古村落大同小
異——依山傍水，溪流穿村，幽靜古樸，景
色優美。關麓四面被武亭、眠牛、來龍、西
屏等群山環抱，絳下溪、武林溪穿村而過。
村裡村外，逕旁院內，柳綠花紅，一棵棵枇
杷樹綴滿了毛茸茸的金黃色果子，觸手可
及。

關麓始建於五代後唐，是汪氏家族聚
族而居的千年古村。相傳汪氏先祖子真公、
振美公叔侄二人同來此地，叔父子真公居於
關麓毗鄰的宏田村，為「上門」；侄兒振美
公居現關麓村，為「下門」。時光流轉，
上、下門的變遷不可同日而語：上門發展極
慢，至今村小人稀；下門卻發展迅猛，人
丁興旺。尤其在明清時期，族中支丁外出經
商，賺得巨富後回鄉大興土木，建起宅第數
百幢，還有相當規模的祠堂、廟宇。我邊走
邊想：在古代交通相對閉塞的皖南山區，關

麓之所以與眾不同，恐怕正與這條「官路」
有關。憑藉著官路崛起的關麓，走出去的不
僅是質優物美的山貨，還有「十三四歲往外
一丟」求知學技的後生；而帶進來的，除了
山外精美的生活物品，更有先進的勞動器具
和致富的訊息。「要想富，先修路」——其
實先人們早已悟出了其中的真諦。

移步即景。關麓最富特色、最有故事
的，當屬清代連體古民居「八大家」。它們
與溪流並行，樓閣交錯，庭院幽深。外觀各
自獨立，自成一家，內部卻以迴廊、暗門巧
妙相連，走進其中，宛如誤入一座精緻的徽
派建築迷宮。與青山相伴，靜謐浪漫，古樸
典雅，盡顯華貴風範，堪稱黟縣乃至皖南古
民居之最，蔚為壯觀。

沿著石板小路往北，是一排六幢廊步
三間的「豪宅」，名曰「瑞靄庭」，乃「八
大家」中老四汪令鈺在同治年間所建。大
門八字開，老四的第五代孫汪國偉熱情地
邀請我們進家參觀，並當起了義務講解員。
老四應是當時八兄弟中的首富，古宅保護尚
為完好，文物古跡眾多，藻井彩繪栩栩如
生，設有專供子女讀書的「雙桂書屋」。在
「大夫第」堂前，擺著一張兩百多歲的「抽
煙床」，長約兩米，寬一米餘，系用珍貴的
「海底木」製成。與床配套的還有一張中央
茶几和兩個踏腳架，無不精雕細鏤，令人
叫絕。「八大家」最早的民居建築「春滿
庭」，建於清乾隆年間，系迴廊式大型四合
屋，為老八汪令鍠所居。庭院裡藏著一棵
一百六十多年的枇杷樹，高數丈，枝幹上長
滿青苔。許是樹齡已高，枇杷長得小巧玲
瓏，甜中帶酸，沾滿了歲月的汁漬。老八家
五代後裔是一對和藹的老夫妻，孩子們在縣
城居住，老兩口十二分的客氣，搬來梯子讓
我們上樹免費採摘。老人家笑呵呵地說：
「你們采的可不是一般的枇杷，是地道的人
生果呢。」

「八大家」家家都是白牆青瓦小窗
戶，門樓門罩上繪著壁畫，參差錯落的「馬
頭牆」在青山綠水中格外醒目。戶戶皆有清
一色的鐵皮大門和蓮花小門。相連兩家的過
道處門戶極為狹窄，但過道中央卻有寬敞的
便廳，便廳裡擺放著八仙桌，承載著「四平

八穩」的美好寓意，且用料考究，所以「八
大家」便廳內的八仙桌只能在廳裡搬動——
門道太窄，是搬不走的祈福。

在關麓，處處能感受到徽商亦商亦儒
的特色。這裡不只有巧奪天工的古宅庭院，
更有崇文重教的傳統美德。村裡有關麓書
院，雖不及岳麓書院名氣大，卻也是徽學博
物館和徽藝工坊。因正在修繕，未能一飽眼
福，留下遺憾。村內還有六處書屋學堂散落
其間——安雅書屋、臨溪書屋、雙桂書屋，
書香延綿千百年。家家戶戶不僅有風格各
異的庭院、正房、偏房、廚房，還有書房。
「吾愛吾廬」的匾額裡藏著陶淵明的詩情，
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和彩繪，一刀一筆
都是徽州人藏在細節裡的匠心與風雅。關麓
因此享有「中國私塾文化博物館」之美名。

村前月湖如鏡，溪水潺潺；村後青山
如黛，古道悠悠。漫步村中，馬頭牆連綿起
伏，天井裡灑滿溫柔的光。老人們坐在門前
拉扯閒話，炊煙與茗香交織——這是關麓最
迷人的煙火氣。它低調，古樸，原生態，純
自然，是徽州秘境裡一顆溫潤的明珠。

村口免費停車場的古槐樹下，幾輛掛
著滬牌、蘇牌的房車已安營紮寨數日，一點
也不見外。在這裡，他們放慢腳步，放鬆心
情，於一磚一瓦間，讀懂徽州人家的溫情與
風骨，遇見最本真的徽州底色與愜意。在這
裡，他們支起桌椅爐灶，品茗賞景，喝酒摜
蛋，閉目養神，悠然自在，享受著「編外村
民」的悠閒的慢時光。

走進關麓，我感悟到：這裡不僅有水
墨畫般的美景養眼，清澈純淨的空氣養肺，
幽靜雅致的環境養心——關麓，主打的就是
養生。

走進關麓，我領悟到：一個民族、一
個家族，興衰存亡，教育是基礎，經濟是保
障，與時俱進，民生為大。

暮色四合，夜色漸濃。村裡的宅院裡
亮起了燈火，宛如散落的星辰。坐在月湖邊
小亭裡的「美人靠」上，我彷彿看見，千
年的風吹過白牆黛瓦，拂過水稻已分櫱的
田野，拂過綿亙蜿蜒的青石板小路。除了蟲
吟蛙鳴，溪流淙淙，安靜得能聽見歲月的迴
響。


